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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是⾼高傲⽽而忧郁的头，

诗歌和⾳音乐是莹洁的双翼，

科学是不不可⻅见的航线，

⽇日夜前往的归宿是真理理。

将吻送给整个⼤大⾃自然，

却没有什什么可为羁縻，

灵魂深处爱的明光，

圣洁的掠过天宇。

也曾在黎明的紫光中，

⼩小憩在清新的林林间，

将微笑弥漫成希望，

便便乘⻛风上升到中天。

也曾在⻩黄昏的殷辉⾥里里，

现形为⽩白⾊色的精灵，

将⾳音乐淡化为沉思，

便便在星之国度消隐。

⽩白昼借⾃自然之光，

迅捷地扬帆前⾏行行，

只将哲学的⽚片语，

作清⻛风赐与⼈人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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⿊黑夜凭幻想之明，

勇敢地探索道路路，

只将诗歌的散句句，

作清梦⻜飞⼊入⼈人户。

森林林将低语倾注⼊入绿，

⼤大海海将浅唱展开为蓝，

也许尘世中也会有，

反射着爱之光辉的泪眼。

不不过永远也不不会介意，

可悲的误解或忘记，

永远奔腾的⻓长河，

正在俯视中流去。

只是偶尔降临尘中，

为了了休息或爱的义务，

但是永恒的声⾳音，

总在召唤着前往归宿。

这是⾃自然的灵魂，

⼀一个永恒的精灵⋯⋯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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